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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苏瑾（化名）和她在韩国浦项工业大学的同学
登记结婚，至今仍沉浸在一种甜蜜的幸福之中。

苏瑾的硕士、博士都在浦项工业大学就读，专业方向是
化工，预计明年博士毕业。在博士毕业之前搞定自己的婚姻
问题，对于不少抱憾于与婚姻无缘或者被岁月蹉跎了的博
士来说，无疑是一件幸福而又明智的事情。

苏瑾向记者描述自己的时候，称自己小眼睛、矮个子
……热心、活泼，认死理。当记者征询因为隐私是否有必要
隐去学校名字时，她在 QQ窗口打了一行字：不用，算是为
浦项工大免费宣传一次。

苏瑾家在中部城市，她老公家在东北，两人都是独生子
女，因此对于双方父母的照顾成为他们回国发展的决定因
素。“回国是肯定的，不过可能不会毕业后马上回国。”苏瑾
说，“假如以后我们在国外发展的话，父母肯定是我们的心
病。”

选择回国是一种家国情结

把握回国时机，对海归们来说尤为最重。特别是对于理
工科博士而言，仅有国外博士学位还不够，还必须有一定的
研究成果。否则即使回到国内高校，也因为没有拿得出手的
研究成果和高影响因子的论文，短期内难以开创局面。
心仪高校，和苏瑾的性格有关。在学校和实验室呆久

了，让她始终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找到外界无法理解的满
足感。由此，高校成为他们夫妻回国发展的首选。
选择回国，还出于异国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理落差。“留

在国外，最主要的是文化需求上比较难满足。本来在外面很
多中国的东西都接触不到，然后待的时间太长，总觉得没根
没底的，心里很不安稳。”
在集体主义比较严重的韩国，实验室的同学一般都是

一起做事，这让中国学生很不习惯。“韩国学生聊得开心，虽
然也会照顾你，给你找话题，但是总是觉得很孤独。”苏瑾
说。这种天然的疏离、排斥，让外人很难融入。

苏瑾的同学评价她是一个才女，文史方面的书看得较
多，容易感性。她的选择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回国，是很多
海归们都有的“家国情结”带来的必然选择。

看重在二线城市发展

浦项工大的软硬件条件在亚洲高校中属于佼佼者，硬
件条件尤为突出。之前有东京大学的博士生来此作交流，对
学校环境很是称赞。
苏瑾研究的是新能源方面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对

于他们组来说属于新开发的方向，近几年陆续发表了一些
论文，在产业化和合作方面也多有突破。
“我们课题组在韩国来说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大组，但是

理论支持还不是太够。国内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和宁波材料
所都做得很好。”苏瑾说。同时，专业上的优势未必会成为回
国就业和发展的优势。“还是要看平台。要是有高校或者科
研院所正好有发展这个方向的考量，又有资金和项目支持，
可能就比较契合。”
出于对回国后生活压力的考虑，苏瑾将来倾向于选择

二线城市发展，并且不排除回双方一方的老家。对于如今很
多海归首选一线城市，造成一线城市人才济济、竞争激烈，
苏瑾的选择更多是出于一种理性和对从容生活的追求。

在尝试和国内学校一些老师接触，了解到一些情况之
后，苏瑾感到博士毕业立即回国好像不大有优势。
“比较好的高校，如‘985工程’之类的，博士回去后只能

是讲师，一开始没有学生，没有课题，只能跟着大组的大老
板后面打杂。每个月基本工资，挣扎在温饱线上吧。”差一些

的学校可想而知。
因此，苏瑾也许会和老公先做一站博士后，一边做博士

后一边继续留心国内的位置。回国是肯定的，对苏瑾来说，
毕业后立即回去并不明智。

为浮躁之风担忧

前一阵子，南方科技大学因为核心团队出走而引发的
案例特别火，引起苏瑾和香港及内地一帮同学的激烈讨
论。
“我很奇怪，为什么在国内办一个民办研究型高校这

么难。感觉到底还是因为制度问题，才会做点什么事情都
显得惊世骇俗，口水多过行动。”苏瑾说。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类似于香港科技大学和浦项工大
的研究型学校，这几年在韩国已有多所异军突起。“很顺
利，建成没几年都能发 SCIENCE、NATURE了。管理清
明，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习条件也都不错。”

据介绍，在用人招人上，韩国的私立大学经常招收刚
从美国毕业的博士或者博士后，来之前工资和实验条件都
谈好，新教授回国一般不到一年都能建成自己的实验室，
买好仪器招好学生开工，上手特别快。
“感觉挺简单的事儿在国内都变复杂了。我觉得还是

浮躁虚荣。驴粪蛋表面光！”
苏瑾担心回国后她会被这种浮躁所影响……虽然读

博读到艰难的时候她也难免浮躁，但和一个国家的整体浮
躁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苏瑾说：“一个国家的浮躁，挺危险的。”
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苏瑾也在两手准备：一边留意

国内的职位，一边试着申请国外的博士后。如果不顺利的
话，她只能选择别的方式“曲线回国”了。

韦东胜，德国汉堡大学的生物博士，即将毕业。从当年获得德
国政府奖学金，到现在代表德国到荷兰皇家科学院作 3个月的短
期访问，他用了近 5年时间，也赢得了许多值得骄傲的成绩。
“他是那种比较钻事业的人，也是一个书呆子。”他的朋友在评

价他时也不忘捎带挖苦一句。但见过他照片或本人的人显然不会
这么认为，说他敬业，事实俱在；说他迂阔，对于一个目光带着执著
的人来说，怎么都靠不上。

韦东胜在荷兰访问期间，国内主要的科研院所、高校正在德国
部分城市招聘人才。据说，中科院、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
悉数到场。

他把这条信息当做花絮告诉记者，同时引出了他的另一个话
题：今年，他得到欧洲微生物学会（FEMS）颁发的奖学金。这是一项
在业内颇具影响力的资助。

韦东胜的研究领域是微生物学，目前在荷兰的主攻方向是青
霉和曲霉的系统分类。青霉和曲霉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微生物，与
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在医药和食品等行业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因此
他的研究方向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

韦东胜认为，只要在国外脚踏实地工作，肯定会积累很多经
验，回国后就能保证自身的优势，而不用担心有没有职位的问题。

他经常回国，和国内单位保持联系。“其实国内的实验条件并
不比国外差。国内缺的是学科带头人。”他说。

韦东胜刚到德国的时候，遇到一件让他不解的事情。一个中国
博士毕业后在当地中国餐馆当服务员。即使后来知道餐馆服务员
的月薪可以达到相当于 2万元人民币，接近当地的中等收入水平。

今天，当面临博士毕业的时候，他开始理解了。许多留学生不
回国，固然有种种考虑，但即使在德国当地找一份不算太好的工
作，生活依然能够得到保障，而且很可能还比国内强。
“大部分人愿意留在国外，我理解，但这不是我的追求。”这是

韦东胜一贯坚持的态度。他的目标是回到国内做一名学术带头人，
并能够经常和国外科学家一起做课题、进行交流。
“我愿做一个交流的使者，能够带动两国在科研上的进一步交

流。”正如当年他在申请德国政府奖学金时所坚持的那样，他是一
个有理想、有梦想的人，否则当初也不会选择出国。
“坐公交车的时候，看周围人看自己的眼神，才意识到自己是

外国人。这时候非常想家。”韦东胜说，博士毕业不回国是很可以理
解的。不过祖国总是自己的。要改变它，最好的途径是参与。

改变它 融入它
做科研交流使者

即使是现在，郭伟（化名）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要回国，
虽然他在一两年前就在考虑不再续签工作合同。受他法国
导师的看重和挽留，他一直待在国外做博士后，负责一些
项目及研究工作。其间有一天，他远在上海的夫人在电话
中跟他讨论“幸福感”的问题，他才意识到回国发展的紧迫
性———对家庭而言，经济上的考虑固然重要，但一家人在
一起才是首要的目标。

现在，郭伟开始留意国内外好的就业机会，并频频与
国内几家单位接洽，游走于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

与那些在国外拿到学位的“纯海归”不同，郭伟的电子
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在国内获得，随后他赴法国做博士后，
因此算是“半海归”。

坐在宿舍电脑前和记者视频聊天，郭伟强调：“人太多
了，得先回国占一个位置。占个位置很重要！”

其实，国内用人单位对于“一般”海归挑挑拣拣的做法
已非新闻。由于近年受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危机
的持续影响，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海外人才不断
涌入，以前那种海外学历吃香的时代正在远去。这或许是
当下中国的一个时代特征。

博士学位还不够

一边是高校、科研机构，一边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
等城市，在回国路径的抉择上，高校与城市是两个重要的
衡量因素。
多数情况下，博士毕业的海归会首选高校，如“211 工

程”名校，以国内排名 TOP10为主。如果遇到非大城市如
北京、上海不去的情况，甚至退而求其次，进入一般大学的
也大有人在。
留学生倾向于国内名校的职位，国内高校同样看重海

归们的名校身份。近年来，名校之争、大城市之争在海归的
归国选择中愈演愈烈，这让很多国内名校对应聘者的要求
越来越高，职位也越来越少，让一般人不敢染指。
以北京、上海等地高校为例，一些高校所聘岗位不仅

要求求职者是留学海外的博士、博士后，还必须来自海外
如北美名校。中国前 20名的高校对于北美高校的博士生，
尤其是拿到终身教职的人才，基本上会照单全收。
“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国内高校对留学生‘海外名校毕

业’的身份要求近乎苛刻，甚至已超出职位本身的能力要

求。”郭伟说。
去年，郭伟到上海某高校应聘，对方出于对他“非名

校出身”的判断，继而对他的科研能力、专业方向也不在
意起来。对方甚至明确表态：你来了后能拉来项目、拉来
钱吗？
“国内高校不是想培养大师，而是想引进大师，通过引

进来带动一个方向或领域。”这种直白的表述引发了郭伟的
沮丧和愤怒，“它们（国内高校）缺乏容忍、隐忍、厚积薄发的
精神，急功近利，很想成功，又没有耐心。”
通过和在海外工作多年的老外、海归们交流，郭伟发现

大家在某一点上有着高度的认同：想回国发展，想要获得更
好的机会，博士学位已远远不够。必须在海外高校拿到教
职，那时候回国才会受到“真正的”欢迎。

过渡阶段先占个位置

相比较国内博士生每月几百元的补贴，国外的补贴、奖
学金则相对丰厚许多。在韩国，博士奖学金为 150万元韩
币，相当于 9000多元人民币。其中除去 70万元的学费，以
及每个月三四十万元的伙食费，还能省下一部分。其博士后
月薪约为 240万元韩币。
在欧洲，博士后的月薪约为 2400欧元，维持基本生活

且尚有结余不成问题。
在北美，取决于不同州，博士的全奖略有不同，但平均

也在 2万美元左右。
依靠微薄的补贴或奖学金，尤其读到博士的同学往往

也到了成家的年龄，很多已经娶妻生子，国内的博士生将面
临生存困境，他们很难不向家里要钱，而且这种境遇还和导
师的水平有很大关系。在生活的重压下，又期望他们做出优
秀的研究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博士生在待遇上的国别差异，恰恰反映出他们在就业

后所获得的薪酬水平。“海外的博士挣钱确实比国内多，如
果我们回到国内一线城市从讲师做起，每个月几千元的基
本工资很难撑起一个家庭。”郭伟说，所以他会相应降低标
准，先在国内占一个位置过渡一下，然后再考虑进一步发
展。例如，去二三线城市发展。
郭伟的选择虽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他认为这也是目

前最为可行的办法。对于不少倾向于回国的海外学子来说，
国内的位置越来越少，待遇也不高，这让他们难以抉择，陷
入想回又不能回的两难境地。
“想做事的人还是想回来，在国内能调动的资源毕竟比

海外多得多。”郭伟直言不讳地说，“其实最理想的一条回国
路，就是在国外混得小有名气。只要你是牛人，国内肯定欢
迎，待遇也很好。”

张圆圆（化名）是典型的北京女孩，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在国
内辗转了几年，为了更好的发展留学德国。一切行动都很毅然决
然，不拖泥带水。

在德国完成硕士学业后，她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最近，她
回国了。她对她的一个朋友说：“我想结婚，先把个人问题解决了。”

也许是对于德国“严谨、刻板”的教育制度带来的超长学习周
期（虽然这一教育制度已经改变）的厌倦和疲惫，她甚至可能放弃
在读的博士学位。这也和她所选的文科专业以及未来并不明朗的
就业前景不无关系。

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德国的教育收费不高，对于以德语为主修
语言的留学生来说甚至不会带来什么经济压力，但对主修英语的
留学生来说则价格不菲。

国外的人想回来，但是以什么身份回来，很多人纠结这个问
题，很多人于是选择暂缓回国。

张圆圆看似是个特例，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一个萝卜一个坑

10年前，海归们进入国内高校相对容易，那时候出国的人不
多，回来的人更少，机会似乎俯拾皆是。海外学历是一个富有含金
量的耀人光环。
现在的情形大为改观。海归，回来后活不活得下去都成问题。
不久前的一个例子，一个林业专业的德国硕士生毕业后曾考

虑回北京，意向方单位开出税前月薪 3000元的工资，把他“一闷棍
打了回去”。
当时美国的房价也就每平方米 6000元人民币，一般的美国人

工作三四年就能买一栋上百平方米的独居。反观国内的生活成本，
北京的房价，那个德国硕士没理由回来。
“以前国内缺人，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压根没位置。”张圆圆

无奈地说，“我们在国外讨论很多，非常苦恼，但国内的工资实在太
低，只要不是千分之十的人才，就别考虑（回来）。”
和大多数海归一样，张圆圆考虑最多的还是父母亲人都在北

京，需要照顾。找工作也需要关系。“博士毕业后都 30多岁了，年龄
没有优势，怎么办？”
在德国留学，与文科生相比，理科生的学习压力非常大，一个

班能顺利毕业的也就两三成。当然，一旦修成正果，前途相当明朗。
德国的薪酬透明、公正，博士毕业一旦有企业同意接收，必须

按照规定的学历标准支付工资，低于标准的薪酬可视为违法行为。
张圆圆介绍，外国人得到一份工作前，必须先去当地的工作局

（相当于国内的劳动人事局）办理工作签证，工作局会考察用工方
支付的薪酬，如硕士、博士应有相应的薪酬标准。低于标准的外国
人将无法获得工作签证。“必须遵循规范，同时也是出于维护劳动
力市场正常秩序的需要。德国人就这么一丝不苟、严格按照章程办
事。国民性使然。”

博士多 不如技术工人多

在德国，小孩很早就开始进行分流，约 25%的人选择升高级中
学、上大学，剩下 75%的孩子上技校当学徒或者学习其他技能。对
于德国家庭，大学只是一个途径，相反技工挣钱也不少，学手艺更
受德国家庭的欢迎。
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子中，有一些在当地找到工作，也有做买

卖的，要不找个老外结婚，还有最后不得不回来的。当然，对于有孩
子的人来说，出于对孩子未来发展的考虑，不回来的可能性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养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主要取决于孩子
父母的收入，德国政府对于低收入家庭有相对公平和完善的保障。
“德国也在吸引人才，计算机、生物、机械等专业比较缺，但毕

业很难。只要毕业了，就会和工资水平挂钩。”张圆圆说。
在当地，外国人融入本地社会尤其难。“中国人和中国人玩。”

张圆圆调侃道，“我出去之前谁愿意在央企待啊，现在不一样了，许
多当时的同学都成为这个‘长’、那个‘长’的，回来请吃饭都是他们
请。在国外的人一般都很节俭。”她的话透着一种失落感。
在德国待的这几年，让张圆圆对这个以技术工人闻名的国家

抱有很大的敬畏感。就像德国家庭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技术工
人，而不是大学教授。因为一个很明显的事实：社会哪里需要那么
多大学教授。
而中国，是不是应该大力培养技术工人，而不是博士？
“出国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会很痛苦。回家就是写作业，考试

是实打实的，剩余的时间还得打工挣钱。”张圆圆认为，国内在出国
留学的问题上或许存在误导。

对于时下的海外学子而言，“归不归”其实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
问题是“怎么归”。
在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等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圈子”里，一些博士

毕业面临择业压力的年轻人，正在为去留的问题激烈斗争。一股彷
徨、焦虑的情绪在蔓延。
“归吧，（国内）消费与国际接轨了，收入归到了第四世界，怎么

归？回国图个啥？”也有人追问：“那每天吃饭图啥啊，活着图啥啊？”
“圈子”内的争论再次打破既有单纯、平静的求学生活。
在距离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留美幼童开启留学生

涯 140年的今天，一些博士海归开始为能否回国、以何种身份回国而
纠结。

聚焦
FOCUS

回国 以什么身份？

回国后担心被浮躁

想做事的人
还是想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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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语录

现在国内虽然有很多人才引进计划袁会提供项目资助尧经费支持袁但要求很高袁如是否是紧缺专业袁是否有雄厚的背
景渊拿到国外教职冤以及其他头衔遥这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对高技术人才的侧重点有点偏袁对牛人太重视袁对一般性有发展
潜质的科研人才重视不够袁造成他们的生存环境很艰难遥

真要回去袁心态肯定要调整袁不管怎么样袁自己要问心无愧吧遥 对于国家民族袁我拆开来说袁为了野家冶为了父母回国
的心是肯定有的曰野民族冶袁就像文化落差的问题袁是根啊曰野国冶袁其实袁我们这些在外面的野穷二代冶袁可能很多人真的还是
想着国家袁总想回国的遥虽说现在国内很多情形让我们挺失望的袁比如毒奶粉尧撞动车什么的袁可是袁只能说想恨不容易袁
爱难说出口吧遥

我想起曾经读过的叶巨流河曳里面的一段话袁是国学大师钱穆说的遥他说院野耶文革爷结束后袁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
一些国粹袁他们有说话的一天袁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遥 冶然后我在人人网和国内很多同学讨论这段话袁我们都在思
考袁我们这一代人袁预示的就是中国的将来袁我们又会把中国引向哪里钥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张林采写）

海外博士
面临归国生存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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